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，且曰：「致遠固以毅，而任重貴乎弘也。」燔退，以
      「弘」名其齋而自儆焉。至岳州，教士以古文六藝，不因時好，且曰：「古
      之人皆通材，用則文武兼焉。」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，辟射圃，
      令其習射；稟老將之長於藝者，以率偷惰。以祖母卒，解官承重而歸。改
      襄陽府教授。復往見熹，熹嘉之。​[25]​

李燔講學受到時人崇敬，朱熹曾令向其問學之人，先向李燔請教，等有所發，再從朱熹，朱熹甚至有言：「燔交友有益，而進學可畏，且直諒樸實，處事不苟，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。」​[26]​可見李燔深得朱熹思想精要。五十三歲時，受朱熹之子朱在邀至白鹿洞書院講學。南宋寧宗慶元二年(1196)，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，道學被視為偽學逆黨，為慶元黨禁​[27]​。黨禁後，朱熹學說被禁，門人多遭迫害，李燔回地方教學，詔訪遺逸，九江守以李燔薦，但他未赴召，於是九江守請他擔任白鹿洞書院堂長，「學者雲集，講學之盛，它郡無與比」​[28]​。此外，李燔曾擔任江西運司幹辦公事，不但平撫萬安洞寇​[29]​，又修繕贛江河堤，使該地成為沃壤​[30]​，由此可見政績。
    李燔曾擴建白石書院，桃李芬芳，七十歲逝世。紹定五年，史臣李心傳向宋理宗推薦李燔，稱「燔乃朱熹高弟，經書行義亞黄榦，當今海內一人而已。」​[31]​，可惜理宗並未聽從建議置講筵，無法有裨聖學。李燔被列為「滄洲大儒第一」​[32]​，朝廷在他逝後的二十二年贈予諡號「文定」，據《史記》、《史記正義》所載，諡號文定之人合乎「經緯天地、道德博厚、勤學好問、慈惠愛民、愍民惠禮、賜民爵位；大慮靜民、純行不爽、安民大慮、為民清正」​[33]​等特質。其人著作散落，於《朱子語類》、《宋元學案》中未有完整著作，《全宋詩》則存詩一首，〈題竹齋指南詩〉：「元量清標酷似僧，詩情畫意兩相承，於今自有高人處，不尚空窗尚巽升。」。
(2)	黃灝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向來從學之士，今凋零殆盡。閩中則有潘謙之、楊志仁、林正卿、林子武、
      李守約、李公晦；江西則甘吉父、黃去私、張元德；江東則李敬子、胡伯







      問：「先生昔曰：『禮是體』，今乃曰：『禮者，天理之節文，人事之儀
      則』，似非體而是用。」曰：「公江西有般鄉談，才見分段子，便說道是
      用，不是體。如說尺時，無寸底是體，有寸體不是體，便是用；如秤，無
      星底是體，有星底不是體，便是用。且如扇子有柄，有骨子，用紙糊，此

















    本文以南康朱子學派的李燔、黃灝為例，兩人受到朱熹不同程度的沾概，也因為兩人有著各自不同的性格與生活際遇，對朱子學的開展與傳播貢獻也各有特色。擴而言之，從不同方面傳播朱子學，顯示南康朱子學不同於福建或其他朱子學派之特色，也因應當地有待重建秩序的問題。此外，李燔與黃灝思想的內在邏輯依舊映照朱子本色，而在朱學系譜中彼此對話，相互輝映，顯現地域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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